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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城镇的社会整合功能研究 

张  涛 

(河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河南开封  475001) 

摘  要: 如何充分发挥小城镇的社会整合功能是城镇化进程中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从

小城镇的工程属性出发, 通过梳理小城镇的演变轨迹以及工程活动在小城镇发展中所发挥

的重要作用，着力探讨了小城镇作为“人工物”在不同时代的社会整合功能。在此基础上，

结合小城镇在工业社会的不同发展模式以及中国的现实国情，尝试提出了我国在城乡融合发

展道路中应遵循的若干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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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自工程社会学诞生以来[1]，除了关于工程共

同体的深入探讨[2]，已有研究主要围绕工程社会

学的学科属性[3]、工程的社会性质及其对社会的

积极影响展开，例如工程对经济、教育以及科技

进步的推动作用等[4-6]。工程作为造物活动，联结

着人、自然和社会并伴随人类文明发展至今[7]，

但是学界对于工程的社会整合功能却鲜有讨论。

社会整合与社会变迁是社会学领域绕不开的重要

议题。无论是社会整合还是社会变迁，工程都在

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8] 152。对于社会整合来说，

个体如何有效地融入群体进而与其他社会系统得

以协调发展进而实现社会秩序有效整合和良性运

行是首要问题。而社会变迁则体现了传统社会整

合秩序的消解以及新的社会秩序建构的过程。工

程是社会存在的物质基础，理解其社会整合功能

就成了一个关键问题。 

小城镇伴随人类社会出现至今已有约 6000余

年，作为一种“人—自然—工程—社会”的空间 

形态以及沟通城市和乡村联系的空间聚落，小城

镇不仅承载着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和文化模式，

其演进历程也记录社会变迁中的历史痕迹和价值

追求。鉴于此，从工程“造物”和工程时空的宏

观视角出发，深入到小城镇这一“人工物”的演

变轨迹中，对其社会整合功能进行梳理和社会学

讨论，不仅能够加深对工程实践特征的理解，还

可进一步推动工程社会学研究的经验转向，进而

有助于我们理解工程在人、自然和社会多重复杂

互动中所扮演的关键角色；同时，将工程的研究

范围和理论路向拓展到社会学维度，有利于工程

研究的交叉融合，形成新的理论增长点并凸显社

会学的话语地位；在此基础上，尝试进一步厘清

小城镇作为“人工物”的社会性特征及其社会整

合的演进逻辑，以期为我国当前城乡融合发展实

践提供本土学术支持。 

2  基本概念辨析 

2.1  关于小城镇 

小城镇是农业生产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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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乡村发展的中心地和进化的高阶形态。现代社

会对小城镇的理解则存在多种角度，如常住人口

规模、非农人口比例、行政建制级别及建成区面

积是常见的划分标准；如瑞士把人口 5000人左右

的地区视为小城镇，日本的标准是 2万~15万人[9]；

反观美国，“镇”并不具有行政区域的性质， 200

人以上的社区均可自愿申请设立；英国的定义则

兼顾了产业和人口因素：“一个拥有稠密的、永久

的和人口相对较多并从事非农职业的地方” [10]。

就我国而言，不同部门和学科的定义也不尽相同。

从行政建制来看，“镇”通常只包括建制镇（乡）

这一确定的行政区划级别，建制镇与非建制镇（集

镇）在经济统计、财政税收、户籍管理等诸多方

面有明确区分。学界对“镇”的理解则比较多元。

社会学倾向于从生产和生活方式的角度来理解小

城镇，如费孝通就认为“小城镇是一种比农村社

区高一层次的社会实体的存在。这种社会实体是

以一批并不从事农业生产劳动的人口为主体组成

的社区。从地域、人口、经济、环境等因素看，

这类社区具有与农村社区相异的特点，但同时又

与周围的农村保持着不缺少的联系。” 

不同理解源于小城镇在城乡间的过渡性及其

发展的动态性。虽然城乡间的社会结构、经济性

质和外观形态大相径庭，并在行政管理、生活和

生产方式等方面存在诸多区别，但二者间并不存

在一个前者消失和后者开始的绝对节点，小城镇

处于“城乡过渡体”的中间状态。要精确定义“小

城镇”绝非易事。当前的中国，区域发展的不平

衡导致了镇与镇的极大差异。2011年人口“六普”

数据显示，河北的燕郊镇常住人口达 75万，而西

藏的错那镇仅不到 3 千人。镇与镇的经济规模也

有着天壤之别。在《人民日报》发布的“2017年

全国千强镇”中排名第一的江苏省玉山镇，其 2015

年的 GDP高达 638亿元，甚至与某些地级市相当。 

鉴于本文主要从较为宏观的层面讨论工程在

小城镇发展中的社会整合功能，结合相关资料，

我们尝试将小城镇定义为：有别于大中城市和村

庄的、具有一定规模的、主要由非农人口和非农

产业活动为主体组成的社区[11]，在物理外观和社

会生活方面呈现出一种由乡村向城市过渡并兼有

城乡的两重性质，人口（1万~20万）和生产要素

相对集中并对周围农村具有一定工业、商业和文

化辐射力。当然，这个定义是就小城镇发展的一

般特征来说的，并不妨碍我们对小城镇的一般描

述与分析可以应用到集镇乃至小城市。 

2.2  关于社会整合 

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适当的社会整合则是

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必要条件。就初民社会而言，

稳定的社会环境、简单的社会结构以及较低的社

会分化程度决定了个体间高度的同质性，图腾崇

拜、原始宗教仪式[12]以及简单的礼物交换行为[13]

是主要的社会整合手段。社会整合一直存在，但

直到 19 世纪末，面对欧洲在工业革命后发生的

剧烈社会变迁以及传统社会秩序遇到的空前挑

战，学界关于社会整合的讨论才正式出现。 

所谓社会整合，就是出于解决社会矛盾、处

理社会关系、有效促进社会进步的目的，将社会

中具有不同的目标、利益、价值观的个体凝聚成

一个有机整体并使其价值导向和行为方式符合社

会的总体目标的过程。现代意义上的社会整合可

细分为文化整合、规范整合、信息整合和功能整

合四大类型[14]。 

首先，社会整合可以满足社会的一体化要求。

社会一体化包括但不限于统一的语言文字、标准

的制度、共同的信仰、完整的管理模式等。然而，

社会作为一个复杂系统，存在着不同的子系统和

要素，某一要素的变化往往会导致“牵一发而动

全身”的可能后果，为防止这一现象的出现，就

需要对各子系统和组成要素进行有序合理的整合

并形成“社会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良性状态。 

其次，社会整合可以有效调适个体及群体的

利益冲突。普遍存在的社会矛盾源于个体和群体

间“名、利、权”的不同诉求。社会整合就是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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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们保持利益分化与利益协调之间必要张力的

基础上，通过政治、经济、法律、文化等有效手

段，对个人和群体的权利、义务和责任进行有效

划分，找寻一种有效的利益平衡机制，将社会矛

盾甚至冲突进行有效预防和控制，形成一种合理

的、动态的社会利益结构，使之符合社会的总体

目标，在保持协调性的基础上实现利益的最大

化，进而有利于社会秩序的稳定并保证社会的良

性运行。 

最后，社会整合可以形成符合社会发展的主

流价值导向和行为模式。社会的主流价值导向影

响了社会成员对社会事务和社会现象的基本判

断，进而左右着人们对社会行动的选择，只有使

社会中的大多数成员形成某种程度的共识，社会

才能具有向心力和凝聚力。因此为了实现社会的

有效发展，社会必须通过有效整合以形塑符合社

会总体目标的价值导向。 

3  前工业社会的小城镇及其社会整合 

“筑城工程”的出现表明人类由顺应自然的自

发状态转向了改造自然的自觉行为，是社会发展

的一个伟大进步。社会从简单到复杂的每一次跨

越,都伴随着社会的进一步分化。工程活动在推动

小城镇形成与发展的同时，也在润物细无声中进

行着社会整合。 

3.1  城防工程：小城镇的发端 

关于小城镇的起源主要有多种观点[15]，其中，

防卫说最有代表性。安全需求使设防行为成为人

类生存的本能，城防体系在人类实现定居文明的

过程中扮演着关键角色。原始人为躲避野兽的袭

击，由个体到群居并逐渐形成聚落乃至小型原始村

落，伴随着对野生动植物的驯化改造，人类也从游

猎、采集的生产、生活方式转变为以农耕为主的定

居文明。村落发展到一定阶段，一定规模的筑城行

为就成了应付外部侵袭的主要手段，进而产生了相

应的土木工程——“沟”或“墙”——这些建筑

围绕起来的区域谓之“城”。或许这些原始的城垣

并不能被称为完整意义上的城镇，但却为小城镇

的兴起奠定了基础。 

防卫说在东西方小城镇发展中均有印证。汉

语中“城”和“镇”带有明显的军事色彩。“城者，

所以自守也”，意指具有防御功能的城墙[16]；而

“镇”的本意为“一方之首山”，即一定区域内最

高最大、地形易守难攻的山，可为一方驻兵镇守

之要地。“镇”随后被逐渐引申为一个区域概念，

又称为军镇，所以“镇”还兼具“镇压”、“镇守”

之意[17]。北魏年间，中央政府在西北边境要塞设

置军镇作为军管型地方行政机构，开启了镇的行

政建制历史[18]。在古埃及，距今约 5 千多年的城

市伊套伊四周布满了堑壕，城防坚固厚实，城里

套城，体现着防卫至上的筑城设计原则[19]。同样，

古罗马人建造城墙时首先考虑的也是防御。古罗

马帝国的城墙内外两侧所预留的空地（又称环城

圣地）在发生战争时可以起到很好的防御缓冲作

用。恩格斯对此评价道：“在新的设防城市的周围

屹立着高峻的墙壁并非无故：它们的壕沟深陷为

氏族制度的墓穴，而它们的城楼已经进入文明时

代了[20]。”实际上，带有城墙的城镇已经成为现代

考古学家鉴定文明存在与否的重要标准之一。 

城防工程有效的抵御了异族、猛兽的侵害，

这种出于安全和定居需要而形成的社会合作行为

充分调动了个体与群体的积极性，打破了初民社

会基于血缘的群体界限（本质上与动物无异），在

社会差异的基础上初步形成社会的统一，从而使

社会产生了活力并且释放出具有创造性的能量。 

3.2  灌溉工程：小城镇的发展 

如果说城防工程为人类进入定居时代打下基

础并构成小城镇的雏形，那么防洪和灌溉工程在

促进农业生产的同时进一步推动了小城镇的发

展，实现了人类生产方式的第一次飞跃和生产力

长足进步[8]156。 

已知最早的灌溉工程出现于苏美尔文明的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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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地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包括水坝和灌渠。公元

前 5000年前后，苏美尔人已经开始较大规模地依

托幼发拉底河来建设灌溉系统，如在乔加马米遗

址（现巴格达城西北方向 125 公里处）发现的大

型农业村落以及由成型的沟渠组成的人工灌溉系

统。除了农业灌溉工程，苏美尔人还修建了由大

坝、池塘、沟渠组成的、具有排洪、蓄水、调节

水流等功能的水利网络。随着灌溉工程规模的日

趋扩大和复杂，各村落也在协作修建和维护中逐

渐走向融合[21]。 

中国的小城镇发展也与灌溉工程息息相关。

大约在 5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晚期，中国就出现

了凿井工程。在河北邯郸涧沟遗址发现的圆形水

井，井径约 2 米，深 5~6 米，是中国发现最早的

水井遗址之一，堪称“华夏第一井”。凿井工程可

以使人们在离开河湖等地表水源较远的地方定

居，表明人类已经由单纯的被动依赖河水转化为

主动地开发、利用地下水，初步掌握了利用地下

水资源的知识认知和手段。最为人熟知的灌溉工

程是建于公元前 256 年的都江堰水利工程。该工

程根据江河出山口处特殊的地形、水脉、水势，

乘势利导，以无坝引水为特征，堤防、分水、泄洪、

排沙、控流相互依存，共为体系，变害为利，实现

了人、地、水三者高度协和统一，保证了防洪、灌

溉、水运和社会用水综合效益的充分发挥。都江堰

建成后，“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时无荒年，谓之

天府”，围绕灌区也形成了星罗棋布的小城镇。 

为满足农业生产需求而兴建的灌溉工程把个

体分散的力量凝聚成为整体或社会的力量，从而

产生一种超越“个体简单之和”的总体力量并实

现了集体利益的社会整合。利益的核心是经济关

系，也是人与人之间最本质的社会关系，根据利

益主体的不同，利益又可分为个人利益和集体利

益。农耕社会的社会主体以灌溉工程为中介，在

对集体利益的维系和追求中为自身创造生存和发

展的条件，不仅解决了个体和小家庭在农业生产

中面临的用水问题，而且形成农耕社会中人与人

的相互依存关系，为小城镇的发展奠定了物质基

础，并形塑了农耕社会中基于“机械团结”的传

统社会共同体。 

3.3  宗教建筑工程：小城镇的文化整合 

除了物质生产，工程与其所处时代的生活方

式及精神文化生活也紧密相连，这一点在宗教建

筑工程的演化进程中表现的最为鲜明和突出。位

于城镇空间核心的神庙、宗教①等工程建筑成为了

小城镇发展的精神文化推力[22]。 

在大型城镇出现之前，规模较大的定居点大

多围绕宫殿或神庙建立[23]。神庙建筑不仅是古人

供奉神祗之地，同样也是其精神归宿。古埃及的

尼罗河两岸布满了神庙，人们总是临近居住，以

求日常供奉，沐浴神恩。而对于底比斯、孟菲斯

这样的古埃及城市来说，它们从村落到集镇乃至

城市的发展过程就是宫殿和神庙随着生产力的发

展进行不断扩建、增建的过程。这些城市传统上

就是一些主神的崇拜中心，例如底比斯、孟菲斯

和赫利奥波利斯分别是阿蒙（Amun）、普塔（Ptah）

和太阳神拉（Ra）的崇拜中心。在这些崇拜中心

中，恢宏壮观的大神庙在这些崇拜中心中处于核

心地位，它们是神祗的居所，也是神祗与人类沟

通的地方，建筑工程中的各种要素——神像、圣

堂、大门、柱廊、浮雕、铭刻和徽标，全都被看

成是维持宇宙正常运转的某种生命力的表现[24]。

大型神庙的聚集功能是其他地方的小神庙所不具

备的。每逢宗教节日，这些大型神庙成为了信徒

的汇聚之所[25]。 

生产力的发展以及人口、经济规模的不断扩

大进一步促进了宗教文化的繁荣，催生了规模愈

加宏大的宗教建筑工程。这些建筑不仅能够反映

                           

①中国古代小城镇成形过程中出现的可能更多的是宗祠或祭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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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当时的工程规模、文化艺术水准和思想意识状

况，更为重要的是，围绕这些工程又进一步加大

了人口的集聚，推动了城镇的发展。即便是现在，

庙宇、教堂、清真寺等宗教建筑工程仍在很多国

家支配着城镇或城市的景观轮廓和形象。这种世

俗权力与宗教神权的结合对当时的城镇成形的作

用是巨大的，它统一了意志和行动，激发了人的

潜能，以至于之前单凭野蛮强制无法办到的事，

或单凭魔法仪式无法实现的事现在可以由野蛮强

制和魔法仪式相结合，靠彼此理解和共同行动在

城市成形过程中逐一实现了，而且规模之大前人

无法想象。对此，华丽的宫殿、恢弘的宗教建筑

工程无疑提供了最有力的证明[26]。 

宗教建筑工程为小城镇的“文化整合”提供

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使民众在意识方面达到趋同

或统一，进而形成一种具有凝聚作用的“社会共

同意识”成为维系社会的精神纽带[27]，保持社会

中相对稳定的基本活动方式和社会秩序。工程的

社会整合促进社会各子系统之间的有机统一并防

止破坏社会统一性的因素的产生和蔓延，“既能使

社会维持其作为社会系统的完整性，又能够使社

会进入更高级的适应能力[28]。 

可以看出，各类工程活动在小城镇形成与发

展中对社会各子系统进行了有效整合，共同的生

产、生活方式和习俗规则，使社会成员产生共同

的意识，建立了以个人同质性为基础的社会联

系，并形成了传统社会中的血缘、地缘和宗教等

共同体。这种社会整合概念聚焦于“文化、道德、

教育、宗教联结作用,表现出显著的“非契约性”

特征。 

4  工业社会的小城镇及其社会整合 

小城镇真正走向现代意义上的城镇化发展道

路始于第一次工业革命。机器大工业生产引发了

深刻的社会变迁和并建构了新的社会整合方式，

使得工业革命前后的小城镇具有了完全不同的发

展模式以及社会结构、性质和功能。 

4.1  工程集群的出现 

前工业时代的工程活动受制于有限的技术、

工具和组织水平，多以分散或割裂的状态存在。

工业革命已降，一系列技术的突破性创新引发了

生产方式、生产组织管理形式以及经济结构等诸

多方面的变革。企业作为工业生产的基本单元，

也成为了“比较稳定的、持续承接或从事某些类

型或某些范围的工程项目的，在较长时期存在的、

‘稳态’的工程活动主体[1]198”。 

“现代工业发明使人类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克

服了时间与空间的限制，又进而促进了工业生产

规模的扩大和效率的提高，并使得工业集中在城

市成为可能[29] 。”工业革命中，或因历史与偶然、

或因自然资源的禀赋、或因区位特色优势，某项产

业在一个区域内生根发芽进而形成优势产业[30]。对

于工人而言，该地区便产生了大量的就业机会、

广阔的发展前景和较高的劳动报酬；对于雇主而

言，大量训练有素的技术工人又是其所必须的。

劳动力供给与需求在此地的结合，导致了同一产

业在早期发展中的企业“扎堆”现象。而随后由

于路径依赖和累积因果效应，劳动市场的共享造

成了企业集聚活动，为企业节约了劳动力成本、

招聘成本和运营成本，工程作为承载工业企业的

主体，也走向了空间上的集群。 

4.2  工程集群与小城镇的社会整合：英国 

小城镇的大规模发展肇始于英国，与工业化

进程相辅相成且步调一致。作为绝对先行国，英

国的工业革命和城镇化进程无任何经验可循。在

政府“自由放任”的政策背景之下，在资本逐利

的天性之中，英国的产业布局和工程集群跟随市

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快速兴起，工场手工业过渡

到机器大工业，工业资本取代了商业资本的主导

地位，工业化与城镇化的互动实现了产业、城乡

和社会结构的三重优化。从 18 世纪后半叶到 19

世纪晚期百余年时间，英国就凭借七成的城镇人

口率先实现城镇化[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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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大工业生产的规模、物料流通量以及成

本考量对外部条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资源和区

位分布等各方面的差异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了当地

的工业及城镇化进程，这也决定了英国小城镇的

发展基础并非完全是原有的封建城镇，更主要是

原材料产地、交通要道和劳动力充足的矿区和村

庄。同时，工业生产的专业化要求企业间联系的

紧密化，逐利的本能驱使具有协作关系的企业采

取缩小空间距离的方式来降低成本并提高竞争

力。对煤炭的海量需求首先使那些拥有矿产、交

通或劳工等优势资源的地区得到了有效发展，19

世纪英格兰北部地区正是依托于周围丰富的矿产

资源而崛起，并迅速成为了英国首屈一指的工业

区。伴随采矿业而发展起来的煤焦化工、金属冶

炼、机械制造、建筑材料等重化工业工厂的规模

空前扩大并具有系列化、多样化特点，在带动产

业链上下游发展的同时，促进了相关企业集中并

形成工程集群。人口的集聚对周边地区的配套公

共基础设施进一步提出了要求，城镇的功能也随

之多元化，除了金融、运输、仓储、旅店等工商

贸服务业，公共交通、教育、医疗甚至休闲设施

都建立起来，城市管理方式和民众生活方式较以

前也有了质的改变。如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

状况》中所述：“大工业企业需要许多工人在一个

建筑物里面共同劳动，这些工人必须住在近处,甚

至在不大的工厂近旁，他们也会形成一个完整的

村镇。为了满足他们的其他生活需要,还须有其他

的人，于是手工业者、裁缝、鞋匠、面包师、泥

瓦匠、木匠都搬到这里来了。于是，村镇变成了

小城镇，而小城镇又变成了大城市。城市愈大，

搬到里面就愈有利，因为这里有铁路，有运河，

有公路，可以挑选的熟练工人愈来愈多。这里有

顾客云集的市场和交易所，这里跟原料市场和成

品销售市场有直接的联系。这就决定了大工厂城

市惊人迅速的成长[32]”。  

随着产业的发展壮大和产业链的延伸，工程

的样式和种类也越发增多，范围、体量越来越大，

工程间的互补性和依赖性也越来越强，社会分工

也逐渐走向深化和广化。劳动分工除了优化经济、

提高劳动生产率，它更是社会存在的一个前提条

件，以功能互补的方式将社会不同的部分紧密结

合起来，社会人群的异质性增强，同时出于社会

交换的需要也使人们的联系日益紧密，有效地实

现社会团结，保障社会的基本秩序[33]。工程集群

在推动小城镇发展的同时，越发多元的分工和“陌

生人”之间的合作也打破了传统社会基于血缘、

地缘等朴素情感的“机械团结”，形成了建立在异

质性群体上的的“有机团结”和社会整合。 

4.3  有为政府下的工程集群与小城镇 

英国在工业革命中形成的工程集群及其对小

城镇发展的促进作用带有鲜明的时代烙印，这种

在“有效的市场”背景下的自发自为的渐进式发

展模式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小城镇发展的主

流。二战后的新技术革命与经济全球化不仅改变

了工业发展和工程集群方式，也重塑了小城镇的

发展模式，“有为的政府”变得愈加重要。 

知识要素愈加关键，经济全球化更是加速了

各类产业在更大范围的转移与扩散并改变了国际

分工格局。除了“有效的市场”，技术转移能力、

基础设施建设和制度安排等因素同样对产业发展

和工程集群有着重要影响，这对“有为的政府”

提出更高要求——如何充分利用本地的各类资源

禀赋，激发产业的潜在比较优势转变为竞争优势

就成了不容回避的问题[34]。具体来看，政府通过

制定相关产业规划和政策创造适宜的创新环境和

良性的竞合互动机制，寻找特定区域（如便捷的

交通、潜在的市场、廉价的劳动力等）作为最优

化的生产空间，形成紧密的产业关联和社会化分

工，最终催生一些新的企业和工程集群，高度的

专业化、频繁的企业间写作不断地提升生产效率

和区域竞争力，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程度也随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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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如“第三意大利”①、美国 128号公路以及

印度班加罗尔都体现出了这种新的发展模式。 

改革开放为中国参与全球分工提供了绝佳机

遇。开放之初，为解决劳工成本上涨和土地资源

减少等问题，香港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纷纷转向珠

三角地区的乡镇；同时，广州、深圳等城市的工

厂为削减运输和交易成本，也不断地往周边乡镇

集中。在“有效的市场”和“有为的政府”二者

有机结合下，广东地区各产业依托各小城镇，形

成了众多的专业化工程集群，一大批经济规模超

几十亿甚至百亿元的镇级经济专业化生产集群脱

颖而出。 

专业镇的共同特点是一个镇拥有一个主导产

业体系，只生产一种或少数几种产品，这种产业

集聚带来了成本和专业化的优势[35]。被誉为“服

装之都”的虎门镇，就是依靠政策支持和外资投

资建厂形成产业聚集并发展起来的专业镇，“村村

点火，处处冒烟”一度被视为该镇工业发展的特

征。从 1978 年落地的全国第一家来料加工厂开

始，大批港商都到虎门开办服装、纺织等劳动密

集型企业，形成“前店后厂”的产业格局。所谓

“前店”，即虎门镇依托香港的外贸窗口优势，承

接海外订单，从事新技术、新产品的开发并进行

市场推广；所谓“后厂”，则是当地企业利用土地

和劳动力优势进行产品加工和制造。这种模式使

得虎门镇利用产业和工程集群迅速形成规模经

济，不仅是东莞首个 GDP破 400亿元的镇街，更

获得了全国重点镇、全国纺织模范产业集群等百

余项国家和省级荣誉称号。2014年出台的《国家

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方案》，虎门更是作为试点被

赋予县级管理权限，成为了我国新型城镇化道路

中小城镇发展的典范[36]。 

虎门可视为“有为的政府”借助“后发优势”，

因地制宜的制定产业、户籍、土地、财税等政策、

制度形成工程集群引领小城镇发展的典型代表。

从经济整合的角度来看，这种模式可以创造大量

的就业机会，使得越来越多的农民走出乡村、离

开土地，从事市场化和职业化的生产劳动，并以

较快的速度进行城镇化——广东省 2017年常住人

口城镇化率高达 69.85%[37]，仅次于北京、上海、

天津。但是，这种快速工业化、市场化、城镇化

的进程导致传统小城镇的行政边界、社会边界、

经济边界和文化边界在短期内发生了极大变化。

民众的的异质性和个体的原子化程度大大提高，

与建立在血缘、地缘等纽带基础上的传统社会共

同体并存且交织在一起，城市文化、生活方式和

价值观还未真正有效扩散，社会的运行缺乏有效

整合，“进不去的城市、回不去的乡村”可视为这

种情形的真实写照。此外，大量人口的涌入在带

来充沛劳动力资源的同时 ,也对小城镇的基础设

施、社会管理和公共保障等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 

“十三五规划”当中就将“赋予特大镇部分县级管

理权限”作为优化城镇化布局和形态的手段之一，

也可以视为对这种情况的回应。 

5  余论 

小城镇从无到有、规模从小到大、社会结构

从简单到复杂，工程活动与小城镇的社会变迁和

社会整合之间始终存在着密切联系。工程活动的

知识性、商业性、规则性、协同性以及集成性特

征，不仅在人口密度、城区功能、产业结构和经

济发展等物理外观层面推动着小城镇的发展，同

时也从意识或精神文化方面淡化了传统的乡土情

怀、地缘观念和生活方式，现代性的契约关系、

竞争意识和市民文化成为主流思想观念。 

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3年的中央城镇化工作会

议上指出：“城镇化不仅仅是物的城镇化，更重要

的是人的城镇化，城镇的发展终究要依靠人、为

                           

①特指意大利东北部和中部的新兴工业化地区，以区别经济较为落后的南部地区（第二意大利）和经济较为繁荣但 20 世纪

70年代以后经济面临重重危机的西北地区（第一意大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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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人，以人为核心才是城市建设与发展的本质。”

我国正在进行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同时也是速度

最快的城镇化进程，乡镇作为中国最基层的一级

的政权组织，不仅是当前“乡村振兴战略”的重

要支撑极和增长点，也是我国实现社会转型的关

键落子。 

小城镇在工业革命以来的发展模式和历程为

我国提供了重要启示和发展经验。与英国等“早

发内生型”现代化国家中“工程与小城镇的社会

整合互为影响、螺旋上升”的渐进式发展模式不

同，作为“后发外生型”国家，我国小城镇的发

展基础是行政权力干预的超经济控制，迅猛发展

的工程集群在给小城镇带来巨大经济建设成就的

同时，也在很短时间内瓦解了根植于自然经济的

传统乡村共同体，社会成员的归属感和认同感日

渐弱化并走向式微[38]，在同一区域内形成社会整

合的间断或不同整合机制的嵌套现象，与工业

社会和城市生活相匹配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还

未真正建立和有效扩散，这种“物”的现代化

快于“人”的现代化现象影响了城乡一体化协

同效应的发挥。  

为防止出现上述各种问题和矛盾，通过梳理

国内外小城镇发展轨迹和社会整合经验，结合小

城镇作为“人工物”的工程属性，我们在积极稳

妥地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并发挥小城镇的社会整合

功能中应该遵循以下原则： 

一是从工程演化的机制和动力角度出发，平

衡“有效的市场”以及“有为的政府”。正视中国

作为“追赶型”国家的现实国情，既要发挥政府

在政策、调控、监督等方面的有效引导，也要加

强市场在资源配置和经济调节方面对小城镇发展

的有力牵引，只有坚持二者的“双轮驱动”，中国

的城乡融合发展的步伐才更加协调、更加顺利地

向前迈进。 

二是从工程的复杂性角度正视小城镇在城乡

融合发展中的过渡和中介角色。从发生学角度看，

小城镇既是乡村发展和进化的高级状态，又是城

镇体系的基本单元，在某种程度上保留“传统性”

的同时也拥有“现代性”的经济和社会结构。要

充分利用小城镇在农民城市化过程中的缓冲作

用，如此，既能降低其迁移和生活成本，又能给

农民提供一个近距离观察和融入城市生活的窗

口，为城乡融合提供一个过渡平台，减轻农民进

入城市的“适应不良综合征”。这不仅是我国构

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格局的

有效途径，同时也是中国工业经济结构转型和促

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形成合力分工的有

益尝试。 

三是从工程的系统性的角度优化小城镇的基

础设施工程建设。现代化的基础设施是小城镇协

调运转的保障，如果其建设目的仅仅是维持经济

发展和居民基本生活，小城镇将异化为“经济生

产的工具”。除了电力设施等生产性基础设施，为

居民创造舒心的工作条件和生活环境，增强居民

对小城镇的认同感和归属感的生活性基础设施同

样重要，如提供公共服务的商业、交通以及消防、

防洪、抗震、人防等防灾减灾工程。此外，公园、

绿地、广场、水体、地标性建筑等市政景观工程

的建设也不容忽视，这些不仅是现代文明生活的

标志，而且也成为人与人沟通交往、人与自然和

谐相处的绿色平台，对于缓解改善生活空间狭窄、

人与人交往空间缺乏等问题具有不可估量的价

值。生活性基础设施工程不仅可以改善居民生活

环境、提高生活质量，而且在提升小城镇的形象

和文化底蕴、扩大社会影响力等方面起到重要作

用，在增加居民对小城镇的向心力和凝聚力的同

时，有利于社会整合水平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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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Social Integration of the Small Town 

Zhang Tao 

(School of Marxism, Henan University, Kaifeng, Henan 475001, China) 

Abstract: It is an unavoidable issue that how to take full advantage of the social integration function of 

small towns which play an irreplaceable role in social process. Based on the engineered feature of the small towns, 

the evolution route of the towns and the vital function of engineering activities were analyzed as element task, and 

then the author put emphasis on discussing the social integration function of the towns which as “artifacts” in dif-

ferent eras. Through the above work, by combining with the different development modes of small towns in in-

dustrial society and the national conditions of China, the author proposes some principles that we should follow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urban and rural integration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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